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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回摇
宋教仁中弹捐躯

应桂馨泄谋拘案

摇摇却说宋教仁由沪启行，至沪宁铁路车站，方拟登车，行到

剪票处门口，忽背后来了一弹，穿入胸中，直达腰部。宋忍痛

不住，即退靠铁栅，凄声语道：“我中枪了。”正说着，又闻枪声

两响，有二粒弹子，左右抛掷，幸未伤人。站中行客，顿时大

乱。黄兴等也惊愕异常，慌忙扶住宋教仁，回出月台，急呼车

站中巡警，速拿凶手。哪知四面一望，并没有一个巡士，但见

外面有汽车一乘，也不及问明何人，立即扶宋上车，嘱令车夫

放足了气，送至沪宁铁路医院。至站外的巡警到来，宋车已

去，凶手早不知去向了。当时送行的人，多留住站中，还望约

同巡士，缉获凶手。一面电致各处机关，托即侦缉。只国民党

干事于右任，送宋至医院中。时将夜半，医生均未在院，乃暂

在别室少待，宋已面如白纸，用手抚着伤处，呻吟不已，于俯首

视他伤痕，宋不欲令视，但推着于首，流泪与语道：“我痛极

了，恐将不起，为人总有一死，死亦何惜，只有三事奉告：（一）

是所有南北两京及日本东京寄存的书籍，统捐入南京图书馆。

（二）是我家本来寒苦，老母尚在，请克强与君，及诸故人替我

照料。（三）是诸君仍当努力进行，幸勿以我遭不测，致生退

缩，放弃国民的责任。我欲调和南北，费尽苦心，不意暴徒不

谅，误会我意，置我死地，我受痛苦，也是我自作自受呢。”于

右任自然允诺，且勉强劝慰数语。未几医生到来，检视伤处，

不禁伸舌，原来宋身受伤，正在右腰骨稍偏处，与心脏相近。

医生谓伤势沉重，生死难卜。惟弹已入内，总须取出弹子，再

行医治。当经于右任承认，即由院中看护士，舁宋上楼，到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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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层医室，解开血衣，敷了药水，用刀割开伤痕，好容易取出弹

子，弹形尖小，似系新式手枪所用。宋呼痛不止，再由医生注

射止痛药水，望他安睡。他仍宛转呻吟，不能安枕，勉强挨到

黎明，黄兴等统至病室探问，宋教仁欷歔道：“我要死了。但

我死后，诸公总要往前做去。”黄兴向他点头，宋复令黄报告

中央，略述己意。由黄代拟电文，语云：

北京袁大总统鉴：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，敬谒钧

座，十时四十五分，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，弹

由腰上部入腹下部，势必至死。窃思仁自受教以来，

即束身自爱，虽寡过之未获，从未结怨于私人。清政

不良，起任改革，亦重人道，守公理，不敢有一毫权利

之见存。今国基未固，民福不增，遽尔撒手，死有余

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，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俾

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，临

死哀言，尚祈鉴纳！

稿已拟定，黄兴即出病室，着人发电去了。嗣是沪上各同

志，陆续至病院探望，宋皱眉与语道：“我不怕死，但苦痛哩。

出生入死，我几成为习惯，若医生能止我痛苦，我就死罢。”各

同志再三劝慰，宋复瞋目道：“罢了罢了，可惜凶手在逃，不晓

得什么人，与我挟着这等深仇？”各人闻言，统觉得酸楚不堪，

遂与医士熟商，请多延良医，共同研究。于是用电话遍召，来

了西医三四人，相与考验，共言肠已受伤，必须剖验补修，或可

望生。于右任乃语同人道：“宋君病已至此，与其不剖而死，

徒增后悔，何如从医剖治罢。”各人踌躇一番，多主开割，于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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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舁宋至第二层割诊室，集医生五人，共施手术。医生只许于

右任一人临视，先用迷药扑面，继乃用刀解剖，取出大肠，细视

有血块瘀积，当场洗去，再看肠上已有小穴，急忙用药线缝补，

安放原处，然后将创口兜合，一律缝固，复将迷药解去。宋徐

徐醒来，仍是号痛，医生屡用吗啡针注射，冀令神经略静，终归

乏效，且大小便流血不止。又经医生检视，查得内肾亦已受

伤，防有他变。延至夜间，果然病势加重，两手热度渐低，两目

辄向上视，黄兴、于右任等均已到来，问宋痛楚，宋转答言不

痛，旋复语同人道：“我所欲言，已尽与于君说过，诸公可问明

于君。”语至此，气喘交作，几不成声。继而两手作合十形，似

与同人作诀别状；忽又回抱胸际，似有说不尽的苦况。黄兴用

手抚摩，手足已冰，按脉亦已沉伏，问诸医生，统云无救，惟顾

宋面目，尚有依依不舍的状态。黄兴乃附宋耳与语道：“遁初

遁初，你放心去罢。后事总归我等担任。”宋乃长叹一声，气

绝而逝，年仅三十二岁。惟两目尚直视未瞑，双拳又紧握不

开。

一班送死的友人，相向恸哭，前沪军都督陈其美，亦在座

送终，带哭带语道：“这事真不甘心，这事真不甘心！”大家闻

了此语，益觉悲从中来，泣不可抑。待至哭止，彼此坐待天明，

共商殓殡事宜，且议定摄一遗影，留作纪念。未几鸡声报晓，

晨光熹微，当即饬人至照相馆，邀两伙到来，由黄兴提议先裸

尸骸上身，露着伤痕，拍一照片。至穿衣后，再拍一照，方才大

殓。此时党员毕集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几个日本朋友，也同来送

殓。衣衾棺椁，统用旧式。越日，自医院移棺，往殡湖南会馆。

来宾及商团军队，共到医院门首，拥挤异常。时至午后，灵柩

发引，一切仪仗，无非是花亭花圈等类，却也不必细述。惟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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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执绋，及护丧导灵，人数约至二三千名，素车白马，同遵范式

之盟；湘水吴江，共洒灵均之泪。会值潇潇春雨，凛凛悲风，天

亦同哀，人应齐哭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惟自凶耗传布，远近各来函电，共达沪上国民党交通部，

大致在注意缉凶，兼及慰唁。袁总统亦叠发两电，第一电文

云：

上海宋钝初先生鉴：阅路透电，惊闻执事为暴徒

所伤，正深骇绝。顷接哿电，方得其详。民国建设，

人才至难，执事学识冠时，为世推重，凡稍有知识者，

无不加以爱护，岂意众目昭彰之地，竟有凶人，敢行

暗杀，人心险恶，法纪何存？惟祈天相吉人，调治平

复，幸勿作衰败之语，徒长悲观。除电饬江苏都督、

民政长、上海交涉使、县知事、沪宁铁路总办，重悬赏

格，限期缉获凶犯外，合先慰问。

越日致第二电，系由上海交涉使陈贻范，已电达宋耗，乃

复致唁词云：

宋君竟尔溘逝，曷胜浩叹！目前紧要关键，惟有

重悬赏格，迅缉真凶，彻底根究。宋君才识卓越，服

务民国，功绩尤多，知与不知，皆为悲痛。所有身后

事宜，望即会同钟文耀妥善料理。其治丧费用，应即

作正开销，以彰崇报。

自是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民政长应德闳，通电地方官一体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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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，限期缉获。上海县知事，及地方检察厅，统悬赏缉捕。黄

兴、陈其美等，又函致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，托他密拿，如得破

案，准给酬劳费一万元。沪宁铁路局亦出赏格五千元。沪上

一班巡警，及所有中外包探，哪个不想发些小财？遂全体注

意，昼夜侦缉。天下无难事，总教有心人，渐渐的探出踪迹来

了。先是宋教仁在病院时，沪宁铁路医院忽得一奇怪邮信，自

上海本部寄发，信外署名系铁民自本支部发八字，信内纯是讥

嘲语。略云：

钝初先生足下：鄙人自湘而汉而沪，一路欢送某

君，赴黄泉国大统领任。昨夜正欲与某君晤别，赠以

卫生丸数粒，以作纪念，不意误赠与君，实在对不起

了。虽然，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。因某君尚

未赴新任，本会同人，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，选举

结果，则君最占优胜，每票金额五千元，故同人等请

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，俟某君到任后，自当推举

你任总理。肃此恭祝荣禧，并颂千古！救国协会代

表铁民启。

看这函中文字，已见得此案凶犯，不止一人，且仍匿迹租

界。函内误赠二字，实系乱人耳目。所云某君，亦并非有特别

指定，意在恫吓国民党中要人，令勿再为政党竞争。或谓国民

党首领就是孙、黄二人，是时孙文正往游日本，只黄兴留沪，函

中所云某君，分明是暗指黄兴，也未可知。总之，此案为政治

关系，无与私怨，当日的明眼人，已窥测得十分之五了。

二十三日晚间，上海租界中，正在热闹的时候，灯光荧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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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声辘辘，除行人旅客外，所有阔大少红倌人等，正在此大出

风头，往来不绝，清和坊、迎春坊一带尤觉得车马盈途，众声聒

耳。这一家是名娼接客，卖笑逞娇，那一家是狎客登堂，腾欢

喝采。还有几家是贵人早降，绮度已开，不是猜拳喝酒，就是

弹唱侑宾，管弦杂沓，履舄纷纭。突来了红头巡捕数名，把迎

春坊三四弄口，统行堵住。旋见总巡卜罗斯，与西探总目安姆

斯脱朗，带着巡士等步入弄中，到了李桂玉妓馆门首，一齐站

住。又有一个西装人物，径入妓馆，朗声呼问。当由龟奴接

着，但听得“夔丞兄”三字。龟奴道：“莫非来看应大老么？”那

个向他点头，龟奴又道：“应老爷在楼上饮酒。”那人不待说

毕，便大踏步上楼，连声道：“应夔丞君！楼下有人，请你谈

话。”座上即有一人起立，年约四十余岁，面带酒容，隐含杀

气，便答言：“何人看我？”那人道：“请君下楼，自知分晓。”于

是联步下楼，甫至门道，即由卜总巡启口道：“你是应夔丞么，

去！去！去！”旁边走过巡士，即将应夔丞牵扯出来，一同至

总巡房去了。

这应夔丞究是何人？叙起履历，却也是上海滩上大名鼎

鼎的脚色。他名叫桂馨，却有两个头衔，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

会长，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，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，平素很是

阔绰，至此何故被捕？原来就是宋案牵连的教唆犯。宋案未

发生以前，曾有一专售古玩的贩客，姓王名阿法，尝在应宅交

易，与应熟识有年。一日，复至应家，应取出照片一张，令他审

视。王与照片中人，绝不相识，顿时莫名其妙。应复言：“欲

办此人，如能办到，酬洋千元。”王阿法是一个掮客，并不是暗

杀党，哪里能做这般事？当即将照片交还，惟心中颇艳羡千

金，出至某客栈，巧遇一友人邓某，谈及应事。邓系辽东马贼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史

民
国
历
史
演
义

摇摇摇摇

出身，颇有膂力，初意颇愿充此役，继思无故杀人，徒自增罪，

因力却所请。两下里密语多时，偏被栈主张某所闻，张与国民

党员，素有几个认识，遂一一报知。国民党员，乃诘邓及王，王

无可隐讳，乃说明原委，且言自己复绝，并未与闻。当由国民

党员，嘱他报明总巡，一俟破案，且有重赏。这王阿法又起了

发财的念头，遂径至卜总巡处报告。卜总巡即饬包探侦察，返

报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，挟妓饮酒。总巡乃亲自出门，领

着西探总目等，往迎春坊，果然手到擒来，毫不费力。应桂馨

到了此时，任他如何倔强，只好随同前往，到了捕房内，冷清清

的坐了一夜。

翌日天明，由卜总巡押着应桂馨，会同法捕房总巡，共至

应家，门上悬着金漆招牌，镂刻煌煌大字，便是江苏巡查长公

署，及共进会机关部字样，巡查长三字，是人人能解，共进会名

目，就是哥老会改设。哥老会系逋逃薮，中外闻名，应在会中

做了会长，显见得是个不安分的人物。卜总巡到了门前，分派

巡捕多人，先行把守，入室检查，搜出公文信件甚多，一时不及

细阅，统搬入箧内，由法总巡亲手加封，移解捕房。一面查验

应宅住人，除该家眷属外，恰有来客数名，有一个是身穿男装

的少妇，有一个是身着新衣，口操晋音的外乡人，不伦不类，同

在应家，未免形迹可疑，索性将所有男客尽行带至法捕房，所

有女眷，无论主客，一概驱至楼上小房间中，软禁起来，派安南

巡捕看守。原来上海新北门外，系是法国租界，所有犯案等

人，应归法巡捕房理值，所以英总巡往搜应家，必须会同法总

巡。英人所有的巡役，是印度人，法人所用的巡役，是安南国

人。至应宅男客，到捕房后，即派人至沪宁车站，觅得当时服

役的西崽，据言：“曾见过凶手面目，约略可忆。”即邀他同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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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房，将所拘人犯，逐一细认，看至身着新服口操晋音的外乡

人，不禁惊喜交集，说出两语道：“就是他！就是他！”吓得那

人面如土色，忙把头低了下去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昂藏七尺好身躯，胡竟甘心作暴徒？

到底杀人终有报，恶魔毒物总遭诛。

毕竟此人为谁，容至下回交代。

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，学问品行，均卓绝一时，

只以年少气盛，好讥议人长短，遂深触当道之忌，遽

以一弹了之，吾为宋惜，吾尤为国民党惜。曷为惜

宋？以宋负如许之不羁才乃不少晦其锋芒，储为国

用，而竟遭奸人之暗杀也。曷为惜国民党？以党中

骤失一柱石，而余子之学识道德，无一足与宋比，卒

自此失败而不克再振也。若应夔丞者，一儇薄小人

耳，为鬼为蜮，跖犹耻之，彼与宋无睚眦之嫌，徒为

使贪使诈者所利用，甘心戕宋，卒之阴狡之谋，漏泄

于一贩客之口，吾谓宋死于应，为不值，应败于贩夫，

亦不值也。然于此见民国前途，殊乏宁日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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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回摇
讯凶犯直言对簿

延律师辩讼盈庭

摇摇却说沪宁车站的西崽，审视捕房人犯，指出凶手面目。那

人不禁大骇，把头垂下，只口中还是抵赖，自言：“姓武名士

英，籍隶山西，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。现因军伍被

裁，来沪一游，因与应桂馨素来认识，特地探望，并没有暗杀等

情。”法总巡哪里肯信，自然把他拘住。但武士英既是凶手，

何故未曾逃匿，却在应宅安居呢？说将起来，也是宋灵未泯，

阴教他自投网中，一命来抵一命。

原来武士英为应所使，击死宋教仁，仍然逃还应家。应桂

馨非常赞赏，即于二十三日晚间，邀他至李桂玉家，畅饮花酒。

此外还有座客数名，彼此各招名妓侍宴。有一李姓客人，招到

妓女胡翡云。胡妓甫到，才行坐定，即有中西探到来，将应桂

馨拘去。座客闻到此信，统吃了一大惊；内有武士英及胡翡

云，越加慌张。武士英是恐防破案，理应贼胆心虚，那胡翡云

是个妓女，难道也助应逞凶么？小子闻得胡应交情，却另有一

番缘故。应素嗜鸦片，尝至胡妓家吸食。他本是个阔绰朋友，

缠头费很不吝惜，胡妓得他好处，差不多有万金左右，因此亲

密异常，仿佛是外家夫妇。此日胡妓应召，虽是李客所征，也

由应桂馨代为介绍。李客闻应被拘，遂语胡妓道：“应君被

拘，不知何事？卿与他素有感情，请至西门一行，寄语伊家，可

好么？”胡妓自然照允。武士英亦插嘴道：“我与他同去罢。”

于是一男一女，起身告辞，即下楼出弄，坐了应桂馨原乘的马

车，由龟奴跨辕，一同到了应宅。方才叩门进去，那法租界中

西探二十余名，已由法总巡电话传达，说是由英总巡转委，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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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至应宅看管。他们乘着开门机会，一拥而入，竟将前后门

把守，不准出入。胡翡云头戴瓜皮帽儿，梳着油松大辫，身穿

羔皮长袍，西缎马褂，仿效男子装束，前回所说的男装女子，就

是该妓。她与武士英同入应宅，报明桂馨被拘，应家女眷，还

道是因她惹祸，且问明武士英，知她是平康里中人，越加不去

睬她。她大是扫兴，回出门房，欲呼龟奴同去，偏为西探所阻，

不令出门，她只得兀坐门房，也是冷清清的一夜。次日，英法

两总巡俱到，见门房内坐着少妇，不管她是客是主，竟驱她同

上楼房，一室圈禁。胡翡云叫苦不迭，没奈何捱刻算刻；就是

饮食起居，也只与应宅媪婢，聚在一处。真叫做平地风波，无

辜受苦哩。

又过一天，法总巡带了西探三名，华捕四名，并国民党员

一人，又到应宅搜查，抄得极要证物一件，看官道是何物？乃

是五响手枪一柄，枪内尚存子弹二枚，未曾放出，拆验枪弹，与

宋教仁腰间挖出的弹子样式相同，可见是宋案主凶，已经坐

实，无从抵赖了。是日下午，即由法国李副领事、聂谳员，与英

租界会审员关炯之，及城内审判厅王庆愉，列坐会审。凶犯武

士英上堂，起初不肯供认，嗣经问官婉言诱供，乃自言本姓本

名，实叫作吴福铭，山西人氏，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，后投云南

军伍，被裁来沪，偶至茶馆饮茶，遇着一陈姓朋友，邀我入共进

会。晚上，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，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。我

问他有何仇隙？陈言：“这人是无政府党，我等将替四万万同

胞除害，故欲除灭那厮，并非有甚么冤仇。”我尚迟疑不决。

次日，至应宅会见应会长，由应面托，说能击死该人，名利双

收，我才答应了去。到行刺这一日，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

餐，彼此酒意醺醺，陈方告诉我道：“那人姓宋，今晚就要上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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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，事不宜迟，去收拾他方好哩。”说毕，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

柄。陈付了酒钞，又另招两人，同叫车子到火车站，买月台票

三张。一人不买票，令在外面看风。票才买好，宋已到来，姓

陈的就指我说：“这就是宋某。”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，走至

半途，我即开枪打了一下，往后就逃。至门口见有人至，恐被

拘拿，又从朝天放了两枪，飞奔出站，一溜风回到应家，进门

后，陈已先至，尚对我说道：“如今好了，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

了。”应会长亦甚赞我勇士，且说：“将来必定设法，令我出洋

游学。”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，所供是实。问官又道：“你行刺

后，曾许有酬劳否？”武言：“没有。”问官哼了一声，武又道：

“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，但我只拿过三十元。”问官复道：

“姓陈的哪里去了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武答道：“名字已失记了。

他的下落，亦未曾知道。”问官命带回捕房，俟后再讯，所获嫌

疑犯十六人，又一一研讯，内有十一人略有干连，未便轻纵，余

五人交保释出，还有车夫三人，也无干开释。

法总巡复带同探捕等复搜应宅，抄出外国箱及中国箱各

一只，内均要件，亦饬带回捕房。越宿，再行复讯。又问及陈

姓名字，武士英记忆一番，方说出“玉生”两字，余供与昨日未

符，但说：“与应桂馨仅见一面，刺宋一节，统是陈玉生教导，

与应无涉等情。”问官料他狡展，仍令还押。胡翡云圈住应

宅，足足三日三夜，亏得平时恩客，记念前情，替他向法捕房投

保，才得释放。翡云到处哭诉，说是三日内损失不少，应大老

曾许我同往北京，他做官，我做他家小，好安稳过日，哪知出此

巨案，我的命是真苦了。这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应桂馨被押英捕房，当下卜总巡禀请英副领事，会同

谳员聂榕卿，开特别公堂审问，且令王阿法与应对质，应一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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狡赖。英副领事乃将应还押，俟传齐见证，再行复讯。王阿法

着交保候质。是时江苏都督程德全，以案关重大，竟亲行至

沪，与黄兴等商量办法。孙文亦自日本闻警，航归沪渎，大家

注意此案，各在黄公馆中，日夕研究。陈其美亦曾到座，问程

督道：“应桂馨自称江苏巡查长，曾否由贵督委任？”程德全

道：“这是有的。”黄兴插口道：“程都督何故委他？”程德全半

晌道：“唉！这是内务部洪荫芝，就是洪述祖所保荐的。”黄兴

点头道：“洪述祖么？他现为内务部秘书，与袁总统有瓜葛关

系，我知道了。这案的主因，尚不止一应桂馨呢。”程德全道：

“我当彻底清查，免使宋君含冤。”黄兴道：“但望都督能如此

秉公，休使元凶漏网，我当为宋渔父拜谢哩。”说着，即起向程

督鞠躬，程督慌忙答礼。彼此复细谈多时，决定由交涉使陈贻

范函致各国总领事，及英法领事，略言：“此案发生地点，在沪

宁火车站，地属华界，所获教唆犯及实行犯，均系华籍，应由华

官提讯办理，请指定日期，将所有人犯，及各项证据解交”等

情。陈函交去，英领事也有意承认，惟因目前尚搜集证据，羽

党尚未尽获，且俟办有眉目，转道中国法庭办理，当将此意答

复。陈交涉使也无可如何，只好耐心等着。法领事以应居文

元坊，属法租界管辖，当提应到法廨会审。英领事不允，谓获

应地点，在英租界中，须归英廨审讯，万不得已，亦宜英法会同

办理。法领事乃允将凶犯武士英，转解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，

听候对质。当由法捕房派西捕五人，押着武士英，共登汽车，

送至公廨。

武身穿玄色花缎对襟马褂，及灰色羊皮袍，头戴狐皮小

帽，由两西探用左右手铐，携下汽车，入廨登楼，静候传讯。武

并无惧色，反自鸣得意道：“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，此次为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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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却由会审公堂，特用汽车迎我，也可算得一乐了。”那应桂

馨愈觉从容，仗着外面的爪牙，设法运动，且延请著名律师，替

他辩护。于是原告工部局代表，有律师名叫侃克，中政府代

表，由程都督延聘到堂，亦有律师，名叫德雷斯，被告代表，且

有律师三人，一名爱理司坦文，一名沃克，一名罗礼士。这许

多律师，没一个不是西洋人。临审时，应、武两犯，虽曾到庭，

问官却不及讯问，先由两造律师，互相辩驳，你一句，我一语，

争论多时，自午后开审，到了上灯，律师尚辩不清楚，还有什么

工夫问及应、武两犯，只好展期再讯。武仍还押法捕房，应亦

还押英捕房。至第二次开审，宋教仁的胞叔宋宗润，自湘到

沪，为侄伸冤，也延了两个律师，一名佑尼干，一名梅吉益，也

统是西人，律师越请越多了。

嗣是审讯一堂，辩诘一堂，原告只想赶紧，被告只想延宕，

就是应、武二犯，今朝这么说，明朝那么说，也没有一定的口

供，应且百计托人，往法捕房买嘱武士英，叫他认定自己起意，

断不致死，并以某庄存银，允作事后奉赠。武遂翻去前供，只

说杀宋教仁乃我一人主见，并没有第二人，且与应并未相识，

日前到了应家，亦只与陈姓会面。陈名易山，并非玉生。及问

官取出被抄的手枪，令武认明，武亦答云：“不是，我的手枪，

曾有七响，已抛弃在车站旁草场上面。”至问他何故杀宋？他

又说：“宋自尊自大，要想做国务总理，甚且想做总统，若不除

他，定要二次革命，扰乱秩序，我为四万万同胞除害，所以把他

击死。他舍去一命，我也舍去一命。保全百姓，却不少哩。”

问官见他如此狡辩，转诘应桂馨。应是越加荒诞，将宋案关

系，推得干干净净。那时未得实供，如何定案？程德全、孙文、

黄兴等，乃决拟搜集书证，向法捕房中，索取应宅被搜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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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捕房尚未肯交出，忽国务院来一通电，内述应桂馨曾函告政

府，说是近日发现一种印刷品，有监督议院政府，特立神圣裁

判机关的宣告文，词云：

呜呼！今日民国，固已至危险存亡之秋，方若婴

孩，正当维护哺养，岂容更触外邪？本机关为神圣不

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，凡不正当之议

员政党，必以四万万同胞公意，为求共和幸福，以光

明公道之裁判，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，使我天赋之福

权，奠定我庄严之民国。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，图

窃权位，梁启超利禄熏心，罔知廉耻，孙中山纯盗虚

声，欺世误国，袁世凯独揽大权，有违约法，黎元洪群

小用事，擅作威福，赵秉钧不知政治，罔顾责任，黄克

强大言惑世，屡误大局；其余汪荣宝、李烈钧、李介人

辈，均为民国神奸巨蠹。内则动摇国本，贻害同胞，

外则激起外交，几肇瓜分。若不加惩创，恐祸乱立

至，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，将宋教仁一

名，按照特别法庭，于三月初九日，第一次公开审判，

由陪审员蒋圣渡等九员，一致赞同，请求代理法官叶

义衡君判决死刑。先生即时执行，所有罪状，另行宣

布，分登各报，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，以上开列各人，

但各自悛悔，化除私见，共谋国是而裕民生，则法庭

必赦其既往，其各猛省凛遵！切切此谕。

这电文传到沪上，杯弓蛇影，愈滋疑议。既而国民党交通

部，又接得匿名信件，约有数通，多半措词荒谬，不值一笑。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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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函略通文墨，节录如下：

敬告国民党诸君子！自内阁一翻，尔党形势，亦

甚支绌矣。讵图不自销匿，犹生觊觎，教仁樗材，引

类招朋，冀张其政党内阁之说，吾甚惑焉。夫吾人所

欲甘心于尔党者，承宗二人。一濂乌足？然非先诛

濂，恐无以儆余子，爰遣奇士试其锋，设诸子悔祸有

心，幡然改计，吾又何求？倘其坚抱政党内阁之旨，

谬倡平民政治之说，则炸弹手枪，行将遍及。水陆江

海，坑尔多人，人纵不恤其私，犹不思既称巨子，当建

伟业，苟留此身，终有树立。管夷吾不羞小节，曷不

师之？至侈言议员多出尔党，南方不少民军，试问军

警干涉之单朝传，参议员夕皆反舌，汉阳师徒之锋少

挫，黄司令已遁春申。凡此秽迹，独非尔党往日之事

乎？总之殷鉴未遥，前车宜鉴，此时苟避匿以让贤，

他日或循序而见举。诸子方在青年，顾不必叹河清

也，吾人素乐金革，死且不厌，非欲效孔璋之檄，暴人

罪状，乃姑说生公之法，冀感顽石。久闻尔党济济，

当有达材，试念忠告，勿作金夫！

统观全书，无非是设词吓迫的手段，蛛丝马迹，隐隐可寻，

大家揣测起来，已知戕宋一案，与袁政府大有关系。并由法捕

房传出消息，所抄应宅文件，内与洪述祖往来信札，恰是很多。

又经程都督邀同应民政长，共至沪上调查，电报局中取应犯送

达北京电稿，一一校译，不但与洪述祖通同一气，就是国务总

理赵秉钧，也与应时常通信，电文多从密码，且有含糊影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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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。程、应两人，又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，仔细研求，展细寻

译，那密码中的语意，已十得七八，乃电致内务部，请将洪述祖

拘留，事关嫌疑，须押至备质等语，谁知洪述祖已闻风矐去，部

复到沪，又由程督电呈袁总统，请他饬令严拿。袁总统也居然

下令，略言：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，携带女眷一人，乘津浦车至

济南，由济南至浦口。此人面有红斑黑须，务饬地方官一体严

拿！”其实是一纸空文，徒掩耳目，那阴谋诡计的洪杀胚，早已

跑到青岛，托庇德胶州总督宇下，安心享福去了。

此外有自北京来沪的人物，什么侦探长，什么勤务督察

长，统说是考查宋案而来，亦未尝为宋尽力。最注目的，是总

统府秘书长梁士诒，及工商总长刘揆一，匆匆南下，又匆匆北

去。刘与孙、黄见了一面，返至天津，称疾辞职。或谓刘已洞

悉宋案真相，不愿在恶政府中，再行干事，以此托故求归。彼

此聚讼，疑是疑非，且不必说，惟程、应、孙、黄等人，屡与领事

团交涉，要求交出凶犯及一切证据。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，也

电饬陈交涉使，嘱“援洋泾浜租界权限章程，凡中国内地发生

事件，犯人或逃至租界，捕房应一体协缉，所获人犯，仍由中国

官厅处理等情。照此交涉，定可将此案交归华官，依法办理”

云云。陈贻范接到此文，自然与英法领事，严重交涉。英法两

领事，却也无从推诿，只好将全案人犯及证件，移解华官。当

由上海检察厅接收，把凶犯严密看管，才过数天，即由看守所

长呈报，凶手武士英即吴福铭，竟在押所暴死了。

正是：

为恐实供先灭口，只因贪利便亡身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